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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界碑为方向 用青春驻守雪域边关
守卫瓦罕走廊 服务辖区群众 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在我国西部边陲，帕米尔高原雪山环
绕，瓦罕走廊风吹石走、冰封四季。“翻过
一座雪山，前方还是雪山，走过一片荒原，
又是一片荒原，河谷的尽头，仍然是河谷，
让人感觉似乎每天都在原地踏步。”出生
于1999年的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
祥说：“我来的那一年20岁，在这里已经
1739个日夜了。”

瓦罕走廊是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
兴都库什山脉中间的狭长山谷，连接中国
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全长
400公里，我国境内约100公里。排依克
边境派出所成立于1950年，位于新疆喀
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所
临三国”，在辖区197.4公里的边境线上，
有多条山口要道通向邻国。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是全国毗邻国家
最多、自然环境最恶劣、边控任务最繁重
的边境派出所之一。这里平均海拔4000
多米，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0%，最低气温
零下39摄氏度，全年约有300天都有6
级以上大风，每年8月底至次年4月初，
均为霜冻期。

“我个子矮，但肩膀硬、能扛事儿，以

后有什么困难，我带着你们一起扛。”这是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所长彭明有2018年第
一次来排依克的时候对民警们说的话。
1983年出生的他已经23年在帕米尔高
原戍边。“别害怕。”彭明有说，“排依克是
你们的第二个家。”

高原上的日照时间很长，白雪反射着
日光，四顾茫茫。“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

祖国守边防”，围墙上的红色大字在苍茫
的群山中格外显眼。远离都市的繁华，排
依克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用青春热血和
赤胆忠心，守卫瓦罕走廊，服务辖区群众，
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花开有季，雪落无声。高原之上，青
春的故事永不落幕，为国戍边的热血永远
沸腾。

彭明有
“让瓦罕走廊上空的国旗

一直飘扬在高原之上”

肖恭尼·龙吉克
“爷爷是《冰山上的来客》中

戍边战士原型”

袁啸
“50年前埋下的路标
现在成为我的界碑”

景旭辉
“这个地方不一样，

这里有信仰”

阿不力米提·阿吾提
从“再也不来了”
到“还是想回去”

“为我中华之繁荣昌盛，四十余载我
卫国戍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一代代
子孙定来接班。”瓦罕古道漫天风雪之中，
一块大石头刻着一行行民族语言，这是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副所长肖恭尼·龙吉
克的爷爷卡德尔·阿布力克木当年亲手
刻下的家训。

据介绍，卡德尔·阿布力克木是电
影《冰山上的来客》中戍边战士阿米尔
的原型。

“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
羊。”这是肖恭尼从小听家人经常说的一
句话。

肖恭尼的家族从曾祖父阿布力克木
开始在帕米尔高原护边。出生于1990
年的肖恭尼，如今已经是家族第四代护
边人。

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
治县在新中国成立前颇不安稳，肖恭尼
的曾祖父阿布力克木带着家人东躲西藏
过日子。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
帕米尔高原后，生活开始稳定下来。阿
布力克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终
于可以放心吃饭、睡觉。

后来，肖恭尼的曾祖父决定带着孩
子追随解放军。“解放军要搭建前沿哨
所，曾祖父就和大家一起拉石头、垒房
子。因为从小在帕米尔高原上放牧，熟
悉地形，曾祖父就当起了解放军的‘引路
人’，也成为家族第一代义务护边人，直
至去世。”

肖恭尼的爷爷卡德尔·阿布力克木
是家族第二代护边人。作为一名军人，
他的爷爷还曾在边境战争中被敌人打伤
腿后坚持完成任务，荣立一等功。退役
后，其继续在家乡的边境线上巡逻，并在
石头上刻下家训。“爷爷说，写在纸上容易
被遗忘，刻在石头上不会被搬走，也不会
磨灭，可以永远激励家族后代。”

肖恭尼的父亲龙吉克·卡德尔参军
入伍后服役30多年，一直在帕米尔高原
守边。2008年退伍时，本可以去乌鲁木
齐安度晚年的龙吉克·卡德尔选择返回
帕米尔高原，成为一名义务护边人。后
来，龙吉克·卡德尔被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授
予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没有想过要做别的工作，我从小就
认为，能守卫边疆，十分光荣。我曾祖父、
爷爷、父亲都能把这件事坚持到底，我和
我哥哥也可以。”肖恭尼说，这不仅是家族
传承，更是塔吉克民族世代守边的传承。

“现在要守边，退休以后也要一直留在帕
米尔高原。”

8500字、共18页，主题是基层边境
派出所执法办案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
这是出生于1996年的硕士毕业生袁啸在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写出的论文。袁啸
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来到喀什，
最终来到排依克，成为派出所唯一一名
硕士研究生。

“当时告诉我说排依克地方比较偏
远，我心想，能有多偏远呢。”在来排依克
之前，袁啸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前往
派出所的路上，袁啸的心开始发慌：“车一
直开，越走越荒凉，全是光秃秃的山，树上
一片叶子都没有，感觉路没有尽头，我心
想这是要走到什么地方去。”

站在派出所门口，袁啸努力站直保
持军姿，但仍抵不住被大风吹着来回晃。
看着四周荒凉的大山，袁啸感到前所未
有的迷茫。“我刚毕业，有一腔热血，想干
事、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这里能实现我的
理想吗，是我的归宿吗。”

一次，袁啸在车上看到一块“巴基斯
坦、阿富汗、瓦罕走廊”的路牌，突然想起
来，50年前，他的爷爷就是从这条路上一
路跋涉前往巴基斯坦，援助巴方筑路。
袁啸忍不住想要流泪，“原来爷爷50年前
埋下的路标，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界碑。”

袁啸的爷爷是原疆字120部队的战
士，1974年被派往执行修筑喀喇昆仑公
路巴方路段的任务，成为一名光荣的援
巴筑路战士。

当时，袁啸的爷爷驻扎在海拔4000
多米的高原，交通不便没有蔬菜水果，常
年吃罐头。由于长时间身体泡在水中，
他还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在已经
手脚变形，握不住筷子、也几乎走不了
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反复对我讲的
都是他的光荣和信仰。”

时隔50年，袁啸也来到了帕米尔高
原。“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
光，我把它叫做扎根。”他沉下心来，巡边
踏查，为辖区群众服务，也通过调查研究、
撰写论文，发挥自己的价值。

一次，袁啸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是一
张自己与外地游客在派出所旁边的合
影。“当时他们来旅游，我帮他们拍照、指
路，还送给他们派出所设计制作的明信
片，没想到他们记住了我，在信中鼓励
我。”袁啸说，“虽然是小事，但能被群众记
住，我想这是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最
好回报。”

如今，袁啸已经不再迷茫。“爷爷50
年前已经指明了道路，要像爷爷将青春
托付给祖国建设那样，我也要在边疆热
土意气风发、奉献自己的青春。”

出生于1988年的排依克边境派出
所民警阿不力米提·阿吾提从来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会主动申请回到排依
克。早在2008年冬天，当时还是一名
武警的阿不力米提，被派往排依克临时
驻勤。十多天以后，离开排依克时，阿
不力米提在心里默念：“这里太苦了，我
再也不来了。”

“当时我年龄比较小，感觉没有吃过
这种苦。”阿不力米提回忆说，当时没有
水、没有电、也没有信号。用水是去对面
河坝里面，把结冰的水面打碎，拉回来用，
水刺骨的冷，高原上也烧不开水，没办法
洗澡。到了晚上，只有炉子能用来取暖，
大家轮流值夜班守着炉子。“当时觉得太
难熬了。”

阿不力米提没想到，自己与排依克的
缘分并未停止。2012年，他军校毕业，被
分配到排依克。“我想怎么又是排依克。”
再次来到排依克，阿不力米提看到，老营
区搬迁到了新楼里面，住宿条件好了一
些，“但其他条件还是那样，还是苦。”

当时，边境线附近的路还没有修，主
要靠徒步，在积雪厚到肚子的雪山上往
上爬，大风和极强的紫外线让裸露的皮
肤被刺得生疼，到处白雪皑皑，眼睛睁不
开，还遇到过狼群，侥幸逃过一劫。每次
出去巡边，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走几十
公里，天黑了就住在牧民家里。“巡逻回
来，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脸很脏，觉得
自己没法看了。”

也是在巡逻过程中，阿不力米提对
这里的百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开始
他出去巡逻的时候，老民警让带很多蔬
菜、水果。“自己的装备都重得拿不动，怎
么还拿这些东西。”老民警告诉他，山上
的牧民几个月下不了山，吃不上蔬菜、水
果，这些都是带给牧民的。在牧民家，阿
不力米提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和真挚。

“他们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舍
不得盖的新被子拿给我们盖，还把床让
给我们睡觉，我特别感动，这个时候我才
理解了老民警。”

后来，阿不力米提每次外出巡逻，都
主动带上蔬菜、水果，越多越好。“我感受
到了这里百姓的温情，喜欢上了这个有
温度的集体。”

“还是想回排依克，对这里有感情
了。”2023年，已经调离排依克的阿不力
米提向上级申请重回排依克。而且，在
他看来，排依克边境管控任务重。“我是
热血青年，喜欢冲在前面，趁着我还年
轻，多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哪里辛苦
去哪里。”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要接着去我
曾经实习过的排依克工作了，我妈说，你
不是说那边很艰苦吗，还要去吗。”出生于
2001年的景旭辉是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唯
一的“00后”。2024年，景旭辉从中国人
民警察大学毕业通过考试来到排依克。

“我给我妈说，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
样，每次站在界碑面前，都会充满自豪感，
这个地方是有信仰的。”

景旭辉曾在大学期间在排依克实习
了两个月。“没想到这么偏，坐在车上看到
外面全是山，越走越荒凉。”从小在城市生
活的景旭辉，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

“荒凉”。“我给我妈打电话说，这边确实很
艰苦。”

抵达排依克，景旭辉很快出现了高
原反应，呼吸困难、晚上睡不着觉、嘴唇发
紫。“所长就让我在阳光房吸氧，让我多看
看书架上的书，他一有闲暇时间，就来给
我讲一些瓦罕走廊的历史以及我们的工
作，帮助我适应这边的工作。”

那两个月，景旭辉基本走遍了辖区
每一个山口、每一处界碑。第一次巡边，
因为海拔高、积雪厚，景旭辉基本爬几步
山就需要歇一歇。“缺氧的感觉太难受
了。”其他民警就帮忙拉着、推着他一步步
往前走。第一次站在界碑前，景旭辉眼
眶有些红。“这是我守护的地方，我不仅代
表我自己，我还代表我身后的派出所、代
表这个国家，我觉得很光荣。”

两个月实习期满，离开的时候，景旭
辉有些不舍，这份不舍还因为排依克这
个“家”。“这里不像是一个单位，更像除了
自己家以外的另一个家。”景旭辉觉得，民
警们会无时无刻地关心关注自己，情绪
低落的时候有人主动来聊天安慰，不舒
服的时候有人递水送饭。“都是不起眼的
小事，但让我记在心里，有了家的感觉。”

“那时候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吧。”景
旭辉说，这颗种子在之后发了芽、生了
根。2024年，景旭辉正式成为排依克边
境派出所的一员。

一次，景旭辉在站岗执勤时遇到几
名游客，在耐心解答游客的问题后，对方
问他的年龄，然后说：“你还没有我的孩子
大，但你做这么有意义的工作，你辛苦了，
感谢你。”这句话让景旭辉想到了自己的
妈妈：“他们都温暖了我，也支持着我，守
卫好脚下的这方土地。”

“每个人的青春都不一样，但是一定
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才能让青春无悔。”景
旭辉说。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高语阳
统筹/徐锋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我也是石
头，坚硬、扛事儿，能战斗。”排依克派出
所所长彭明有说，“为国戍边，我很自
豪。瓦罕走廊上空的国旗，从50年代飘
到现在已经70多年，我没有理由不好好
接过来，让国旗继续飘扬在雪域高原。”

2018年机构改革，戍边卫士从武警
“橄榄绿”成为公安“移民蓝”。彭明有在
那年来到了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彭明有
1983年出生在湖南，23年驻守在帕米尔
高原，接连守卫中吉、中阿、中巴、中塔四
国边境。他曾正面与不法分子激烈对
抗，也曾在天灾之后于废墟中从死神手
里“抢人”。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结为一
句“我是男子汉，正是扛事儿的年纪，该
扛的事情就要扛”。

“我在排依克7年多了，有机会调走
到海拔低一些的地方，但我愿意待在这
里。”让彭明有感念不忘的还有这里的老
百姓。

彭明有第一次去走访牧民时，前往
护边 40 多年的老民兵巴依克老人家
里。巴依克老人已经年逾70岁，11岁开
始在瓦罕走廊放羊，是“行走的地图”。

“我去了他家，他不理我，不信任我，幸好
我做过功课。”彭明有拿出几张照片，这
是2017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
场地震后救援的照片，画面上，彭明有带
领战士正在奋战抢险。“这是巴依克老人
的老家，他看完照片，沉默了一会儿，给
我竖起了大拇指，然后问我，你有什么问
题，我都跟你讲。”

“他给我讲地形、历史、文化，我都认
真记了下来。”彭明有认为，自己是在传
承，“我不希望这些老人去世了，他们护
边的精神和故事就被淡忘了。”如今，彭
明有已经和巴依克老人一家亲如家人。
每次彭明有的车一停在巴依克老人家门
口，老人的小孙子就冲上去抱住他。

对于彭明有来说，巴依克老人一家
只是这茫茫雪原上的一个剪影。“这里的
群众每一个人都和我有很深的情谊，他
们不求回报，世代为国家守边护边，我们
应该感恩他们。”

彭明有唯一有些愧疚的是对自己的
家人。彭明有的父母年事已高，经常提
出想要来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我不
同意，等有一天我离开新疆工作的时
候，我会带全家人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会给家人一个交代，但是现在不行。”彭
明有的眼眶有些湿润，“这边相对还是
有些艰苦，我不想让他们心里有负担，
他们知道我在为国家守边，而且做得很
好，就足够了。”

政青春

瓦罕走廊上空，寒风裹挟着石头，千年如一日。玄奘、马可·波罗曾走在古道上，书写了文明交融的璀璨历史。如今，在瓦罕走廊要隘，排依克边

境派出所屹立在雪山之间，来自17个省份、平均年龄28岁的戍边警察们，用青春驻守在苍凉的雪域高原。


